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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回来的这一天，在

场的还有第四个人，姓顾，
名叫嘉宝。嘉宝个头很高，
大约有一米七二光景，曾经
在区少年业余体校篮球队
受过训练。她的头发是有款
式的，发顶蓬松，渐削薄，到
齐耳的位置，鬓发从耳后弯

到腮边。
她的祖父是一名中等工

商业主，当年做的是颜料生
意。文化大革命开初，像她
们这样的人家，自然是要受
冲击：抄家，游街，封房子，
封财物。

嘉宝有着和舒娅、珠
珠、丁宜男都不相同的另一
路生活经验。她是他们这一
房的独女，上面两个哥哥，
下面一个弟弟。她这个长房
中的女儿倒特别受祖父母
的宠。因为祖父母宝贝，父

母亲就也跟着宝贝，这就让
她有了特权，可以在人事错
综的大家庭里少受约束，鲁
直地行事了。

南昌和小兔子重新来到
她们中间，看见一个新人，
嘉宝。不一会儿工夫，嘉宝

就与他们打成一片。大家都
离散了一段，这时再团回
来，边角不缺，往日的裂隙
一时也弥了缝。嘉宝虽然不
明就里，但看见人多，且情
绪高涨，便也跟着兴奋。尤
其见他们说话不避自己，似

乎并不存什么阶级异同的
成见，更放下心来。这是一

个奇特的邂逅，他们和嘉宝
分属两个对峙的阶级阵营，
革命初期，对嘉宝家进行查
抄的人群中间，说不定就有
他们的身影。可是现在，坐
在一起，他们竟能平静而好
奇地倾听嘉宝的抱怨，还

有，对付他们抄家的种种小
伎俩———将墨水瓶倒空，防
止红卫兵洒在床单被单上；
在空白的墙壁贴上毛主席
语录，避免写侮辱他们的标
语；将橱门甚至房门贴上封
条，表示已经为先前的查抄

队伍所有———嘉宝的蓝铃
跑车就是这样保下来的。这
些事情其实不能与外人道，
可嘉宝也说出来了，她的态
度还很强硬。可这几个人格
外的克制，似乎有决心检讨
无产阶级革命的缺陷，又像

是特别对嘉宝纵容。很明
显，他们的兴趣被嘉宝吸
引，嘉宝是生动的。她头发
的款式，着装的风度，还有
她象牙白的光亮的肤色，都
呈现出一个优渥阶级生活
的痕迹。

嘉宝家住独一幢弄堂房

子，总共三层，大体是各家一
层。嘉宝家住底层，叔叔家住
三层，祖父母则住二层，但其
间又有些交错。这天晚上，后
门忽然敲响了两声。这轻轻
两声门响，在他们便是振聋
发聩，简直是报告又一波冲

击的来临。二楼的祖父示意
嘉宝的叔叔去开门。叔叔下

楼去不一会儿，复又上楼来，
身后鱼贯跟进四个人，一律
戴了白口罩。叔叔将他们引
入祖父的房间，自己退出来
上楼去了。祖父的房门紧闭，
不晓得里面发生着什么。清
早起来，大人对昨晚的事缄

口不言。看祖父，脸色很平
静，如同以往一样，出门上班
去了。

过了三天，神秘来客再
次光临。与上次不同的是，
没有敲门声，等他们鱼贯走
上楼梯，房间里人听见了他

们的脚步声。就好像有人替
他们留了门，这人是谁呢？
他们径直进了祖父的房间，
房门掩上，整幢房子又屏住
了声气。再过三天，神秘来
客又来了。这一回来，谁也
不知道，只是嘉宝的兄弟起
夜的时候，睡眼惺忪地看见

他们走过身边，其中一个还
伸手在他肩膀拍了一下。这
一晚，神秘来客说笑着上楼
来，他们也变得松弛了，经过
嘉宝的亭子间，嘉宝忽觉着
有一个声音挺耳熟，可她却
想不出是谁。于是她将门拉

开一条缝，向外看了一眼。这
一眼让她吃惊不小，楼梯上
那一串背影分明是她认识
的，就是南昌小兔子一帮
人。嘉怔怔地坐在床沿，微
微打着战，她想她闯祸了，
神秘来客原来是她引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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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芹汁这种毒药含有两

种有毒的生物碱：毒芹碱和
毒芹瑟碱。它们会阻断神经
脉冲，导致呼吸衰竭而死
亡。这种植物之所以出名，
是因为古希腊人用它处死
苏格拉底，他的罪名是腐蚀
年轻人及轻视神明。柏拉图

对公元前 360年的这次死
刑有如下的描述：

施与毒药的那人开始检
查他的脚和腿……接着，他
用力压他的脚，并问有没有
感觉，苏格拉底说没有；接
着，用力压他的大腿，然后

再往上，再往上，并且让我
们看到他觉得很冷，且全身
僵硬；他接着靠近他，并说，
当毒药的药效到达心脏时，
苏格拉底就会离我们而去。

这些症状是因为神经受
阻，尤其是牵涉到感觉和行

动的神经。
类似的一种植物是水毒

芹，含有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毒
素，叫做水毒芹素。这种化学
物的毒性很强，暴露于它的
话，经常会致命。对这种植物
所作的中毒研究显示，30%的
中毒者会死亡，它主要影响脑
部及脊椎神经，造成呼吸不

顺和癫痫发作，可能是因为
过度刺激某种神经的缘故。

在植物中 （尤其是烟
草）发现的另一种毒素就是

尼古丁，这种化学物类似毒
芹碱，也是一种生物碱。我

们全都很熟悉尼古丁这种
化学物，它是毒性很强的化
学物，主要存在于香烟的烟
雾中，也是会使吸烟者上瘾
的主要成分。烟草以及吸食
烟叶的习惯，可能是哥伦布
和他的船员最先在南美洲

看到的。英国探险家华特·
莱利爵士前往美洲新大陆
探险时，也看到这种植物。
16世纪中叶，有人把烟叶送
回欧洲，一位名叫吉恩·尼
古特·维耶曼的探险家也把
一些烟草种子送回欧洲，他

把吸烟习惯宣传成治百病
的万能药，在 16世纪大为
流行！后人就用他的名字替
烟草和吸烟这种习惯命名，
而这种植物也被命名为
Nicotianatabacum。烟叶
所含的物质在 1828年被分

离出来，称作尼古丁。
燃烧烟叶会释放出尼古

丁，吸烟时，光是吸一口就
会吸进约 350微克的尼古
丁。尼古丁除了是一种植物
毒素也是一种药物，至少对
有烟瘾者来说，它会对吸食

者身体产生满足效果。尼古
丁毒性很强，甚至被当作杀
虫剂，有人曾经意外暴露于
这种化学物而死亡。轻度中
毒者出现的症状，类似于有
机磷中毒，高剂量中毒可能
导致死亡，因为它会阻断控

制呼吸的神经，造成无法呼
吸而死亡。这是一种毒性很

强、药性很快的毒素，只要
在狗的舌头上滴上两滴纯
尼古丁，狗儿就会在几秒内
倒地死亡。

尼古丁会结合一种受

体，目前称作尼古丁（烟碱）
受体，这会造成跟在神经末
梢释出神经传导素乙醯胆碱
相同的效应，这种情况类似
有机磷，会导致神经末端的
乙醯胆碱过量。尼古丁会先
刺激，然后抑制中枢神经系

统，它先是刺激神经，然后让
神经麻痹，它会和肌肉与神
经中的受体交互作用，经由
血液进入脑中和尼古丁受体
产生反应。起初会产生刺激，
吸烟者会感觉很有精神并会
减少愤怒、暴躁与焦虑感，但

剂量越高，由于受体达到饱
和，反而会感到沮丧。

重复暴露，就如已经上
瘾的吸烟者，会导致尼古丁
的代谢率增加，因而减少受
体对尼古丁的敏感度。因此，

这时就需要更多尼古丁来满
足需要的刺激感，因而产生
耐药性！这是上瘾之外的另
一种效应，可能是因为脑中
多巴胺数量增加的缘故。因
为尼古丁刺激神经细胞，从
而释放更多的多巴胺，导致

消灭多巴胺的酶数量减少。
其他会上瘾的药物，似乎也
会增加多巴胺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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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似乎认为朱�樘受

的磨难还不够，于是，它为
这个孩子安排了最后一次，
也是最为致命的一次考验。

事情是由一次谈话开始
的：成化二十一年（1485），
三月。朱见深又一次来到后
宫的内藏库查看他的私房

钱。由于忙于炼丹等重要工
作，他已经很久没有来过
了，可当他打开库门时，眼
前的景象让他大吃一惊。

他立刻下令：“把梁芳
叫来！”梁芳来了，朱见深没

有说话，只是让他自己往库
门里看。里面空空如也。十
余年之前，这里还曾堆满金
银财宝，一个质朴的小姑娘
在这里默默地工作。如今已
经是人去楼空。

朱见深指着库房，冷冷

地说道：这些都是你花的吧。
按说盟主发怒了，梁掌

门就应该低头认罪了，可这
位仁兄竟然回了一句：“这
些钱我可是拿去修宫殿祠
堂，给皇上祈福了。”

花了钱还不认账，把皇

帝当冤大头！朱见深憋了半
天，冒出了一句匪夷所思的
话：“我不管你，将来自然有
人跟你算账！”

朱见深忿忿不平地走
了，可是在梁芳的耳中，这
句话的意思发生了变化：

“我管不了你，将来我的儿

子会来对付你！”好吧，既然
这样，就先解决你的儿子。

梁芳明白，要想达到这
个目的，必须得到一个人的
帮助，于是他跑到后宫，找
到了万贵妃。梁芳的建议又
一次点燃了她复仇的火焰。
更重要的是，她杀死了朱�
樘的母亲，一旦朱�樘登

基，她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这一年，她五十五岁，他

三十八岁，朱�樘十五岁。
虽然已经年过半百，万贵妃
的枕头风依然风力强劲，在
她的反复鼓吹下，朱见深终
于下定了决心。

在做出决定的前夕，朱
见深做出了一个关键的决
定，他找到了怀恩，想找他商
量一下执行问题。“我想废
掉太子，你看怎么做才好。”

跪在地上的怀恩听见了
这句话，却没有说话，只是脱

下了自己的帽子，向朱见深叩
首。朱见深等了很久，也没有
回音。“为什么不说话？”
“请陛下杀了我吧。因为

陛下的这道谕令，我不会遵
从。今日我若不为，陛下杀我，
但我若为之，将来天下人皆要
杀我！”一个低沉的声音这样
回复。朱见深惊呆了，这个平
日恭恭敬敬的老太监竟然来
了这么一手。他万般无奈之

下，只好对怀恩说：“这里不
用你了，回中都守灵吧！”

在万贵妃的不断鼓吹
下，他仍然决定废掉太子。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也真算
是无计可施了，朱�樘先生

唯一能做的也只能是对天
大呼一句：“天要亡我！”

没准他还真的喊过，因
为不久之后，老天爷也看不
下去了。成化二十一年，四
月，泰山地震。

朱见深有点慌，他立刻

派人去算卦。结果那位算卦
的鼓捣了半天，得出了一个
结论：“应在东宫。”

这意思就是，泰山之所
以地震，是因为东宫不稳，老
天爷发怒了。朱见深一听这
话，马上停止了他的行动。就

这样，朱�樘在上天的帮助
下，迈过了最后一道难关。

成化二十三年（1487）
春，朱见深终于遭受了他一
生中的最大打击，万贵妃在
后宫去世了。这个陪伴了他
三十八年的女人终于离开

了。她并不是什么十恶不赦
的坏人，只是嫉妒的火焰彻
底地毁灭了她的理智。

朱见深彻底崩溃了，几
十年过去了，春药、仙丹早
已毁坏了他的身体，万贵妃
的死却更为致命地摧毁了

他的精神，他登上了皇位，
成为了统治帝国的皇帝，但
他的心灵仍然属于三十多
年前的那个孤独无助的孩
子，需要她的照顾。

成化二十三年八月，朱
见深病倒，十日后，不治而

亡，年四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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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早上，我去外屋打

开手机，惊心动魄地发现，
手机里的短信除了她给我
发来的以外，无一幸存。我
大怒，回头，见穿着睡衣的
她正一脸无辜地给那个布
熊梳着毛发。

这就是卓敏，这就是卓

玛水晶。我隐隐感觉到她身
上危险的东西，只是暂时我
还不知道它在哪里。短信被
斩草除根，我一直伺机报
复，但她就像并无任何事情
发生过，天天早起给我做早
餐，然后去团里排练演出，

天天在录音笔里留言。
终于有一天，我没有按她

的要求在录音笔里留下“我爱
你”，而是用心险恶地讲了一
个古堡幽灵的故事，我也没有
给胆小的她留一盏进门的灯，
让房子里漆黑一团，她通常比
我早出门，比我早回家……傍
晚，我接到她声嘶力竭的电

话：“杨一，我恨你！”
好几天她都不理我，高

傲地在家里晃来晃去，给香
水百合浇水、看韩剧、压腿、
席坐在地上算 “塔罗牌”，
并不时因变幻的牌相一惊
一乍。她坚持给我做早餐，

沉默地和我一起吃饭，每天
录她的录音笔，但拒绝交给
我听，我不知道她在里面都
录了些什么，我也无所谓。

直到那天，那个大雪弥
漫的晚上。一个孤儿和另一

个孤儿，之间，总有一根微
弱的脐带相连。敲门，急促
而仓皇，开门，风雪中漫卷
过一种伤心的味道，她带着
哭腔：“快，救救它。”

当她把那条小狗从怀里
拿出来时，我以为它快死了。

这是卓敏连续三天在楼后那
两排白杨林边看到它。第一
天，它还在用瘦弱的腿支撑
着摇摇晃晃去垃圾桶寻觅点
食物；第二天，它已经几乎不
能走动，只是因饥饿低声哀
叫；第三天，它就只能趴在那

片草地上又吐又拉，任凭过
路的孩子向它扔着石头，它
缓缓地闭上眼睛。

没有人知道它何时出现
在那排白杨树林中，也没有人
知道它从哪儿来，人们只是发
现它越来越虚弱，它快死了。

老门卫说：“明天等它死了就
把它埋了吧，怪可怜的。”

它非常瘦小，却尽量去
保护自己，一旦有人试图走
近，它就会在喉咙里发出威
胁的声音……它唯一能够
接受的是卓敏，当她走过，

它就会竭力摇动尾巴，鼻子
里“呜呜”发出哀叫，她尝
试用手去摸它它也不抗拒。

她拉开羽绒服用体温呵

护着它，它竭力用毛茸茸的爪
子抓住她……老门卫说，没救
了，拉得太厉害。卓敏目光决

绝地说：“我要把它救活。”
室内的温度让小狗有了

点活力，卓敏慌乱地给它洗
澡，吹风，端了一小杯牛奶，
它好像很饿，贪婪地把整个
脑袋伸进去，然后吐了，身
体糊得白花花的，更难看，
然后就在给它找出来的一
个大鞋盒子里昏昏睡去。半

夜时分，它开始呕吐，拉稀，
好像要把瘦小身体里的肠
肠肚肚都拉出来。“它活不
过今晚。”我断言。

她愤怒地对我喊：“胡说，
它一定能活。”她翻箱倒柜找
出两片“黄连素”，又给它喂

了一支“庆大霉素”，她一夜
没睡，一直摸着小狗的脑袋和
身体，我知道她固执的程度，
她从来都会歇斯底里去做她
认为尚存希望的事情。

第二天，太阳出来，奇
迹出现。小狗摇摇晃晃从盒

子里爬出来，突然“汪”的
轻吠一声，微弱，但有温度。

小狗在卓敏的细心呵护
下迅速康复。有时候，它会独
自蹲在阳台上仰头看着天
空，这时，她就会认为被遗弃
的它在想念妈妈，它好像特

别喜欢听一首叫《木鱼石的
传说》的老歌，歪着头，喉咙
里动情地“吱吱”应和着。
“儿子会听歌哪。”她叫它
“宝宝”，并自称“妈妈”。

我们时时到白杨林中散
步，冒充一家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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